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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李斯特...
怎麼了呢？艾依查庫。

將自己的大衣隨意拋擲在那光滑的木質地板上，金髮獨眼的男子將寬厚的手掌毫不客氣地插入
了黑髮男子的髮叢內，他明白自己無須放輕力道，因為那只會得到對方游刃有餘的訕笑。

天知道他光是喊出艾伯李斯特的名字，就覺得自己能夠硬得操翻他幾十回了。

然而指腹仍有薄繭的男子早摘下自己的眼鏡，除去了眼前阻礙的帝國元帥任著隻身一人前來的

傭兵團長啃吻著他的唇瓣、翻攪著他的口腔，甚至是用那靈活炙熱的軟舌逼著自己一起吞入彼

此的津液。

艾伯李斯特就只是將手探入跨坐上他腰腹男子的上衣裡，如鑑賞質地般的摩娑著艾依查庫精實

的腰際，乾燥的拇指撫過逐漸滲出薄汗的肌膚時，有種電流竄動的疼痛感。

而那疼痛又成了沁入骨底的絲絲甜，撓得人恨不得直接跳過所有前戲，直接進入狂風暴雨的抽

送動作，就此將彼此化為一體就好。

欸，不做那些瑣碎的把戲吧，元帥大人。

怎麼，已經這麼想要我進去了嗎？

去你的，就是那樣不成嗎。

可以是可以，但是那太可惜了，艾依查庫。

兩人幾乎等同於熱戀愛侶綿密長久的深吻終於捨得分開，牽出的銀絲斷裂在被吐息加溫的空氣

之中，還喘著氣的艾伯李斯特貼著艾依查庫，回答了蹭著他下體的傭兵團長。
「這麼久沒見，難得都做了，不好好把我品嘗一回嗎？團長大人。」

衣物被掀動的聲音沙沙作響，艾依查庫就像是乖巧聽令似的舉起雙手，讓艾伯李斯特脫去了他

的上衣。

「我可是餓了很久，跟你不一樣，沒那份耐性。」

彷彿動物雌牙裂嘴的凶狠，而他輕輕地對著撇開頭的艾依查庫獻上了一個親吻，就落在額角

上。

他沒說話，對方也沒打算說話，艾伯李斯特就這麼將艾依查庫放倒在床上，他俯下身的時候領

帶落在了艾依查庫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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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利爪足以掐斷掌權者的猛犬抓住了救命的繩索，然後將它拆解開來。

艾伯李斯特彷彿被蠱惑的獵物一般，靜悄悄地讓艾依查庫扯掉領帶、扒開鈕扣，然後拆開自己

的腰帶。

他並不知道艾依查庫此行而來的目的。

『商談。』

他們早已習慣這個說法，一切交集都只是交易。

上位者需要不賣命給任何一邊、只忠於金錢的打手，那麼他想不出來挑選艾依查庫帶領的傭兵

團以外的理由。

能力足夠、拿錢就會辦好事，最重要的是─

想到這裡，艾伯李斯特不禁壓低了身子，如同對待易碎物品般落了一吻在艾依查庫的指尖，才

剛解盡元帥衣物的傭兵團長愣了一下。

「幹嘛突然這麼溫柔，有夠噁心的。」

「所以我說跳過前戲就太可惜了，因為重頭戲的時候我只會讓你叫到喊不出來而已，艾依查

庫。」

儘管艾伯李斯特扯去自己長褲時的動作依舊緩慢而輕柔，艾依查庫仍感覺得到一陣煩躁湧動，

倒不如說就是因為對方如此溫柔，所以更加劇了這種感覺。

無法停止思考對方對其他人也這般的柔情，應該只屬於自己的這副軀體及靈魂也被他人領受

過。

艾依查庫明白現在他與過往經歷各種風風雨雨的夥伴，如今只是明面上銀貨兩訖的利害暫時同
陣線合作，沒什麼資格也不必要對於對方的私交生活加以干涉。

但就是忍不了。

不管別人怎麼說，最終做決定的還是他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真正動搖自己所下的決定。

就算是艾伯李斯特也是。

「放手。」「嗯？」

艾伯李斯特聞言停下了巡弋在對方胸膛上的手掌，露出並不意外的神情凝視著對自己怒目瞪視
的艾依查庫。

「我說...放手。」

接下來沒有人再說話，因為艾依查庫坐起身來，他將雙手環過艾伯李斯特的脇下反扣住那觸感

熟悉的肩膀，然後將唇堵住對方的唇，逼迫對方再次與自己深吻。



最初他們誰也沒有閉上眼，宛如對峙談判桌，連眨眼的空檔也不允許、就只為了捕捉對方任何

的一舉一動是否有利於自己的戰局。

艾伯李斯特靜默的瞧著艾依查庫撬開自己的雙唇，任由對方身上最柔軟的地方之一搜刮著自己

的氣息。

艾依查庫看見艾伯李斯特眼底映照著自己狂亂的影子，沒有迎接亦無抗拒。

然後天藍色的眸子放棄一切似的閉了起來，原本掠奪似的吻逐漸變得輕緩，熱舌退開而掃在彼

此微微腫脹的紅唇之上，艾伯李斯特最後終於閉起了那在艾依查庫眼中為蜜金色的眼，輕含住

對方唇瓣的感覺宛如吞入上等的甜品，味道既甜又軟。
他主動環抱住了艾依查庫，在對方明顯的一顫之後加重了力道，最後他們的吻停了下來，就只

是以令人生疼的力道緊抱住彼此，倚靠在對方的頸側微微喘息。

溫暖的人體體溫和熟悉的氣味重新包圍著感官，即使明白這只是普通的調息，對方略為急促的

呼吸卻比任何刻意的挑逗都還要來得有魅力。

扯下了自己的底褲，艾依查庫輕鬆自若地躺回了蓬鬆的床鋪，男子健壯的左腳踩上了坐在他身
前的帝國元帥，他腰後還墊著幾個枕頭，大方地處於門戶洞開的姿態。

「欸，操我，艾伯李斯特。」

「你覺得我會聽你的話嗎、艾依查庫。」

他的、即使不是他的，自己也會想盡辦法把他弄到手的元帥大人瞇起了眼，摘去眼鏡之後那眼

神不再銳利，卻反倒沉靜更加得讓人心頭為之一緊。

已然歷過太多風波的艾依查庫告訴自己，沒什麼好擔心的，反正真正想要的事物就是只有一
個，那麼做就對了，手段啊後果之類的姑且先放之腦後，該專心的是如何做才能達到目的，這

是他在擔任了好一陣子的傭兵團長之後，稍微悟出的道理。

「聽不聽都無所謂，總之要是你不想，早就離開了房間了吧，艾伯。」

比起以前的自己，現在更沉得住氣了不是嗎？所以就這樣吧，將對方慢慢拖入自己的步調當

中，不成功也無所謂，那怕只有一點，只要有那麼一點撬開對方的防備就可以了。

並不是那麼的愉快，凝視著對方的艾伯李斯特心想。
艾依查庫學會了掌握節奏的方式，而且他還是猜測不出來、對方到底真正想從這場性事當中得

到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意外的，自己更多的是許久不曾沸騰起來的、從心臟底處浮現的嗜虐心

態，他伸出了手、將艾依查庫向自己無所保留的私處倒滿潤滑的液體，他修長的指尖如醫事檢

查般的探入甬道，沒有任何情調、就只是節奏固定的反覆按壓。

然而艾依查庫的穴口卻像是反映著主人的歡欣，才吞入對方的手指沒多久，便已開始收縮了起



來。

往昔只被視為依附在自己身邊的雄鷹之翅，如今已張開羽翼，得到了足以與自己媲美的天空領

地，艾伯李斯特笑了，
不是身為帝國元帥、無視雇用傭兵團長的雇主名義，忘卻往昔所有交織過的所有職稱身分，就

只是身為一名男性，單純想獲得對方所有一切的笑容。

「那要看你的能耐，艾依查庫。」

「這不是廢話嗎？是誰說要把我操到喊都喊不出來的？」

即使身體已嘗到後穴被逐漸加數的手指反覆摩擦侵入的快感，聲音已揉入一絲甜膩的艾依查庫
仍維持著理智，他扣下艾伯李斯特的頭顱，盡情的啃吻著對方。

開拓著後穴的愛撫仍在持續，然而他們都已騰不出手去顧及顫顫挺立著、高高昂起而滴落出蜜

液的分身，只能靠著越來越貼近的下體互相磨蹭來獲得些許的緩解，艾伯李斯特的手指開始亂

無章法的在艾依查庫體內攪動，每觸碰到艾依查庫特別有感覺的點，他就會被傭兵團的頭子用

有力的雙臂摟住，落在黑髮男子耳底的盡是催促著他再給予更多的淫聲浪語，搭上對方足以瓦

解自己理智的熟悉音調，艾伯李斯特終於忍不住張口吻住了艾依查庫。

「住嘴。」

後頭的意思是他已經沒有餘裕和艾依查庫唇槍舌戰了。

這讓接下來明白真的會承接對方讓自己連叫喊都沒有餘力，如狂暴風雨般侵入的艾依查庫不由

得升起一股欣喜，無所謂其他，他要的就是眼前這人而已。

手指被抽出的瞬間，隨即是滾燙的性器直接推擠入自己體內的飽漲，艾依查庫的左腳被艾伯李

斯特壓下屈到了胸口，對方只等他適應了幾秒鐘，隨後即是如失控般的挺腰抽送。

佈滿了神經的體內深處不斷地被質量碩大的性器反覆開拓著，熱辣辣的快感直衝腦門，金髮的

青年無法停下自口中逃逸而出的吶喊，他只能在意識幾乎要被對方給予的歡愉融化之前、撈住

對方的手，然後緊握著。

艾伯李斯特調整了雙膝的位置、方便更加深地卡入艾依查庫的雙腿之間，兩個人交合的部位被
體液與潤滑濕潤得傭兵團長無法緊緊夾住雙腿阻止元帥的攻勢。

「嗯...哈......艾、艾伯！」

根本無法有換氣的餘裕，身體近似於痙攣的機制、逼得揪住眼前枕頭的艾依查庫只能如離水的

魚大口汲取氧氣，而艾伯李斯特沒放過艾依查庫此刻的反應，他中斷了方才為止一直持續的猛

烈進攻，改以異常緩慢地地速度推入自己的分身、然後再慢慢的退到最外面，只留一點點的頂



端還埋在裡頭。

比起狂暴的抽插帶來的是幾乎讓人中毒的劇烈疼痛與快感，現下的節奏反而格外讓人意會到侵

入身體內的利刃形體，艾依查庫意識到這點、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臂想要遮起感到血液上衝而燒
燙的臉頰。

「不用遮了，艾依查庫。」

即使刻意放冷卻依舊能聽出慾望焚燒其中的嗓音低聲宣判，艾伯李斯特湊近了那天藍色已被自

己身影佔領的青年，輕聲的喊出指令。「轉過去趴好。」「唔嗯......」

分不清是無力的首肯還是憤怒的含糊咒罵，但艾依查庫仍是撐著隨對方的手滑過、都會成為一
陣酥麻刺激的身體，配合著對方的擺弄、維持相連的姿態，讓艾伯李斯特摟著他的腰，成為對

方從背後進入著他的姿態。

分剪開來的雙腿包裹住了艾依查庫的臀部，艾伯李斯特按住了趴伏在他身下濕淋淋的精實身

軀，試探性的動了幾下。

「...艾伯、艾伯！」
「我在，艾依查庫。」

彷彿宣告無法再承接更多一些刺激而猛然竄高的歡愉呻吟，與艾伯李斯特柔柔向艾依查庫投下

的，如蜜糖般的蠱惑低語交織在一起，彷彿兩道樂音終於成為同一首曲。

然後他毫不猶豫地伸出左手就勾住了艾依查庫的肩膀、迫使對方整個背貼向自己的胸口，而他

的右手則如蛇般輕柔游弋過汗濕的大腿，最後停駐在艾依查庫那一直沒有被照顧到、飽滿得一

觸即發的分身根部，方才還迴盪著兩人喘息的空間頓時無聲悄靜。

因為艾依查庫向斜後方望見的蜜金色眼瞳主人，送上了自己的唇舌供他蹂躪。

而艾伯李斯特前方被他扣住腰支的主人，正被按著吞吐著自己的性器。

即使到達了頂端，腰腹上濺滿了彼此精液的兩人也沒有要停止的打算，他們像撕咬的野獸一般

扯住了彼此，做了一次又一次，直到再也沒有力氣壓下對方為止。

太過淫糜放蕩的夜晚換來的就是隔日全身痠痛，艾依查庫和艾伯李斯特兩個人都同樣睡到太陽

已走到天空正中央才清醒。

不過用盡全力而飽足的快感，還有與對方沒有保留的歡愛的溫暖餘韻殘留在體內，就連睜開眼

看到對方時，心臟都如浸入蜜中、甜蜜到泛著一絲一絲的鈍痛。



「你到底有什麼打算，艾依查庫？」

像是要冷冽的切斷上一秒充斥在兩人周遭的旖旎氛圍，艾伯李斯特伸手就要去拿床邊擱著的眼

鏡。

不過傭兵團長的速度卻快他一著，他的雙手被對方一把抓住、按上了高過於頭頂的位置，艾依

查庫露出了嚴肅的神情凝視著自己。

「很簡單，以後元帥大人需要親自交託等級的任務我們可以全接。」

艾依查庫的表情是談判時的銳利，不得不說，這樣的他讓自己無法抗拒、無法抵抗想要折斷那

雄鷹有力且優美之翅的念頭。

艾伯李斯特接受了艾依查庫的大腿趁隙卡入自己雙腿之間的舉動，仿照元帥被傭兵團長擄走的

鬧劇一般，屬於對方的氣味宣示主權般強硬的壟罩過來，艾伯李斯特放任艾依查庫貼近他、壓

制住他的雙手，甚至是靠近後曖昧地磨蹭著他的下腹。

因為此刻是翱翔在廣闊天際的雄鷹頭一回與他真正的並駕齊驅。

「條件。」「我要艾伯李斯特的身體所有權，除非真的有需要，不然就只能讓我操或者是操

我。」

聽完條件的青年嗤笑了一聲，那漆黑的髮絲隨著他的訕笑而晃動「我還以為是什麼了不起的招

數呢，現在是得不到心、就打算只得到我的身體也好嗎？艾依查庫。」

「不，親愛的元帥大人。」

艾依查庫拉下艾伯李斯特的雙手、在兩手的手背上淺淺一吻，在艾伯李斯特嚴厲的目光注視

下，用上了不曾使用過的稱呼的他，緩慢地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不是真的覺得交易划算，不是覺得對方夠分量，你是不會用自己的身體當作籌碼的，不是

嗎？」

他將艾伯李斯特的雙手合攏、然後注視著對方，以挑釁的姿態吐出紅舌，恣意的舔弄起對方柔

軟的手心。

宛如鋼筆書寫簽名於紙面，那軟舌的撩刮全都透過觸感敏銳的掌心傳達過來。

艾伯李斯特輕聲的笑了起來，如許歡快。
沒施多少力氣，他就將手抽離了艾依查庫的箝制，「這個答案勉強算及格，我就答應這樁買賣

吧。」

帝國的元帥再次將自己的手指湊到了隻身前來的傭兵團長唇前，艾依查庫沒有任何猶豫的就含

住了撫過他全身的指尖，將其以唾液染得徹底濕潤。



艾伯李斯特收回手，在對方的注視下隨意的舔去指尖上的水漬。

還殘留著昨日狂暴痕跡的灼熱唇瓣再次疊合，艾依查庫將手滑入艾伯李斯特的髮叢中，揪著他

領受自己的深吻。
艾伯李斯特閉上了眼，將自己全部放空，任由感官落入艾依查庫濃厚的氣息裡。

殘留在體內、關於和對方所有情感記憶的溫暖餘韻擴散開來，艾伯李斯特和艾依查庫彼此交纏

的舌尖嘗到的、是許久未曾嘗到的苦澀鹹味。

落入喉頭後是在胸口湧動的隱約甘甜。

一切交集都只是交易，
攸關於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麼，便要用盡全力拚博，朝對方伸手而去的交易。


